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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前，在我国首

部以家庭教育题材反映青少

?成长的电视剧《家有儿女》中，我

们看到了因为成绩好什么都对的
小雪，也看到成绩不好被亲妈都嫌

弃的刘星。十几?来，荧幕上的“刘
星”日子越来越难，从聚焦中考的

《小别离》，到专注于高考的《小欢

喜》，再到这些天热播的把视角对
准“小升初”的《小舍得》，甚至关注

“幼升小”的《陪你一起长大》……
孩子的快乐越来越少，家长的分数

偏见越来越重。《小舍得》的导演张

晓波说：“我们在思考，父母究竟是
爱孩子，还是爱成绩好的孩子。”

和《家有儿女》有些相似，《小舍
得》剧中的孩子也是十岁左右的?

纪。两部剧也都是发生在一个重组
家庭。《小舍得》中因为父母的再婚，

让宋佳饰演的南俪和蒋欣饰演的田
雨岚成了一对“半路姐妹”，她们一

个主张快乐教育、因材施教，一个遵
循精英教育、丛林法则。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剧集开篇，在父亲策划

的团圆宴上，南俪和田雨岚首

次登场就开始了“比拼”，
田雨岚让“牛娃”儿

子背圆周率，南俪就让女儿

唱歌展才艺……原本，“牛
娃”可以奔着《家有儿女》中

小雪的人设发展，结果被繁重的学

习逼出了呐喊：“我觉得我妈妈爱的
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事实上，这种荧幕上家长的“分
数偏见”从《家有儿女》开始就没有

断过。记得当?《家有儿女》有个片
段，刘星一次历史考试考得不错，结

果全家人都认为他作弊，还要他赶

紧承认，可刘星的确没有作弊，他那
时是热衷玩一款历史类游戏，所以

拓展了很多知识。因为成绩不好，加
上有些调皮，刘星干什么、说什么，

就连亲妈刘梅也是第一时间嘲笑或

是贬低他。而作为学霸的小雪，总是
说什么都对，有一集是刘星迷上了

福尔摩斯，天天假装自己是侦探，要
帮家里破案，但家里没一个人当回

事；可小雪迷上了研究野生大猩猩，
刘梅就投其所好，甚至将小雪的房

间装扮成猩猩展室……十几?过去

了，每当观众重温这部剧时，都会留

言“心疼刘星！”
观众们一边“心疼”，一边又不

知不觉地成了“爱满分”的妈妈。《陪

你一起长大》编剧刘觅滢原本是个
主张快乐教育的妈妈，为了写剧体

验生活，和儿子一起去了趟小升初
的暑托班，当儿子面对“牛娃”时，她

感到了焦虑。和很多?轻家长一样，

刘觅滢在补习班里学到的第一课也

是，深呼吸，告诉自己，亲生的，亲生
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

改变教育思路，“舍”童?快乐去
“得”分数。

这么多?来，和教育有关的影视
作品中，其焦虑大都是源于爱满分的

妈妈，其实不妨学学《成长的烦恼》里
的老爸杰森，他的启发式教育方式，

或许能让“爱满分”的妈妈学到很多。
毫无疑问，金色的童?和冰冷的分数

如何取舍，每个家长都懂，也都希望

孩子做一个真诚善良的人，来日方
长。若有一天，荧幕上的爸妈和孩子，

不谈分数，只谈成长，那才是真

的放下了焦虑！

本报记者 吴翔

“分数偏见”
缘何越来越重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何多苓
大型个展“草·色”将于 4月 25日起
在龙美术馆（西岸馆）举办。此次展览

汇集了何多苓自上世纪 80?代至今
的重要作品 70余件（套）及各类文

献，呈现艺术家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中
的独特脉络和阶段性变化。草的意象

贯穿他 40余?的创作，提供出一条

理解他绘制的丰饶色相的线索。

长期工作、生活在四川成都的

何多苓是中国当代优秀油画家。在
绘画语言上，他早期受怀斯等西方

画家的影响，后在接承中国古典绘
画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油画语言的绘

画性，融汇中西绘画观念及技法，淬
炼出纯熟精妙的绘画技艺，形成优

雅而蕴有诗意、单纯但又隐含神秘

的绘画语言。何多苓的抒情能力和

语言技巧为上世纪 80 ?代以来的

中国绘画艺术开启了新的维度。在
此后观念迭出的当代艺术进程之

中，他致力于完善个体的生命体验
表达，不断地将音乐、诗歌、建筑及

其他领域的认知融汇于自身的绘
画。近?来他更多地借助自然和历

史记忆的广角镜，诠释现实的变迁
与时间的循环。

何多苓个展“草·色”本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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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8日起，改编自阿来同名小说的话剧

《尘埃落定》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演出了 5场。
舞台上，一个生于权力之家的“傻子少爷”，见证

了一群“聪明人”在土司制度末日余晖下的“血
色浪漫史”。最后一幕，漫天尘埃徐徐“落定”，白

茫茫的石头落下，太阳冉冉升起……近日，作家
阿来、话剧《尘埃落定》编剧曹路生、浙江文艺出

版社常务副社长兼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以及文

学戏剧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史诗质感、诗
意呈现与戏剧冲突并存的可行性，呼唤文学回

归戏剧舞台。

语言艺术的胜利
从小说藏语，直到上学第一?才开始汉语

学习的阿来在两种语言间穿梭。阿来接受专访
时告诉记者，藏语中的“傻子”语意与汉语中的

傻子在语境不同时会不一样，“如同‘妖精’这个
词，在汉语中多为贬义，但在藏语中，完全就是

魅力四射无法阻挡的意思。”
话剧《尘埃落定》由九维文化携手四川人艺

打造，阿来看后给予“水乳交融，天衣无缝”的评
价。他非常喜欢这部戏，不是因为它是《尘埃落

定》，“而是因为我们有艺术，就是靠这种艺术在
形式上一举成功，跑在别人前面。我说它是‘水

乳交融’，即改编者的语言和原著当中的那些语
言，能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阿来看来，小说

《尘埃落定》的成功，不是人物关系或者是题材

的结果，而是“语言的胜利”。“精气神都在，这
叫忠于原著。不管是剧本，最后的舞台呈现，《尘

埃落定》的精气神都在。”
《尘埃落定》结尾时，傻子总结自己一生，说“我来到这个世界，

我既身处其中，同时又飘然抽离”。“我们全情投入在自己的生命里，
可是我们没有时常抽离出来旁观过自己、评判过自己？我们随波逐

流得多，抽离得少。《尘埃落定》是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个问题在话剧
舞台上，得到了解决。”阿来说。“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能不能再

开放一些，如果停留在演什么像什么，我们还要艺术干什么？”

叙述方式的创新
18?前，编剧曹路生一口气读完了《尘埃落定》原著小说后，就

沉湎于小说诗意的语言难以自拔，“甚至可以说是很震惊！”正是因为

“舍不得放掉”阿来原著中诗意美好的语言，所以曹路生在改编时有
意保留了主人公傻子的大量内心独白，并以此贯穿剧本。曹路生说：

“其实里面通道不止两三个，四五个都有，可能是人家说话时他的潜
台词，或者是他介入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中，或者是对上天说，或

者是叙述，或者是描述历史，或者是评判，或者是哲理性……这是不

同的叙述方式。我一直都很自信，只有这种方法可以表现阿来原小说
的精髓和他的哲理和思想性。”尤其是当最后一幕中，死去的傻子还

在诉说，但却被困住的叙述方式，“是一个新的叙述方式”。
曹元勇认为曹路生的改编让他看到了所有的诗意，所有的浪

漫和所有的哲理，引发了无限的思考。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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